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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的文化遗产以 及 传 承 方 式。“会 社”甚 至 有 自 己 的“会 社 墓”，会 社 的 供 养 塔 里 竖 立 着“先 人 之
碑”，纪念活动伴随着各类宗教活动，特别是那些大中型企业，类似的活动很多，而且遍布全日本。①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欧洲的行业演变遵循一套独特的逻辑。行业的发展产生了一种特殊 的 组 织———行 会。在 欧








“生业”，中国古代对“行业”的一种称谓，如《史记·匈奴传》：“其 俗，宽 则 以 随 畜 田 猎 为 生 业，急 则 习 战 功 以 侵 伐，其 性 也。”
现代社会通常将这种因行业关系而建立起来的传统制度和活动称为“业缘”，即因某种行业而集结在一起的行 业 关 系 和 在 此 基 础 上
形成的专业性保护组织。
世界文明史中早期国家类型和形态一直是学术界讨论的问题之一，“埃及古代文明”被 称 为“没 有 城 市 的 文 明”，Ｊ．Ｗｉｌｓｏｎ，
“Ｅｇｙｐｔ　ｔｈｒｏｕｇｈ　Ａｇｅ　Ｎｅｗ　Ｋｉｎｇｄｏｍ：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　ｗｉｔｈｏｕｔ　Ｃｉｔｙ”，ｉｎ　Ｃ．Ｈ．Ｋｒａｅｌｉｎｇ　ａｎｄ　Ｒ．Ｍ．Ａｄａｍｓ（ｅｄｓ．），Ｃｉｔｙ　Ｉｎｖｉｎｃｉｂｌｅ，Ｃｈｉｃａ－
ｇｏ：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　ｏｆ　Ｃｈｉｃａｇｏ　Ｐｒｅｓｓ，１９６０，ｐｐ．１２４－１３６．．古希腊国家形态被称作“城市（城邦）国家”（ｃｉｔｙ－ｓｔａｔｅ），而有的学者主张我国
古代国家属于“城邑国家”或“城邑国家文明”，理由是城邑是“用城墙围起来的”，与“城市”的范畴不一样（参见李学勤 主 编：《中 国 古
代文明与国家形成研究》，云南人民出版社，１９９７年，第６－８页）。
所谓“立王国若邦国者。”郑注：“立王”至“国者”，《周礼》单 言 国 者，邦 国 连 言，据 诸 侯。经 既 单 言 国，郑 兼 言 邦 国 者，以 其 下









立的组织制度。它们承 担 着 许 多 类 型 的 文 化 遗 产、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 的 养 护，同 时，在 历 史 的 发 展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弃除工业革命所导致的设计与制作相分离的恶果，强调艺术与手工艺的结合。因此邵宏建议采用“艺术与工 艺 运 动”这 一 更 准 确 的





年间的建筑、内部设计和装饰艺术，但其具体涵括范围比 欧 洲 大 陆 更 广 泛（参 考：维 基 百 科“艺 术 与 工 艺 美 术 运 动”词 条，ｈｔｔｐ：／／ｚｈ．
ｗｉｋｉｐｅｄｉａ．ｏｒｇ，２０１２－０６－１６）。
行”，既是道路、又是行走，更是行业。① 行业的形成是一个自然的社会化过程，它既是一个生计、生















源，“组织”的最初的记忆是丝 绸 行 业；“组 织”即 从 这 一 行 业 典 出。“组”原 指 丝 带，《礼 记·内 则》
载：“织纴组 。”疏：“组 俱 为 条 也。”二 者 皆 从“丝”，甲 骨 文 作 状，形 如 纵 横 交 错，原 指“编 织”。
编织就是丝线互 相 交 织，所 以“组 织”之 最 为 确 切 者 即 经 纬 交 错，织 作 布 帛。《吕 氏 春 秋·先 己》：
“诗曰执辔如组。”高诱注：“组读组织之组。夫组织之匠，成文于手，犹良御执辔于手而调马口以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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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五缘”有不同的说法，但大同小异，这里采用的是一种较有代表性的说法。但不论“五缘”指什么，“行业缘”均在其列。
缘”在以农为本的乡土社会和严格的封建等级社会中并不十分宜于生长，而在商业活动频繁、海外
交流频繁、远离中央集权、渴望进行华人认同的环境下尤其容易生成和生长。
每个行业都有各自内部的规矩，即通常所说的“行规”，有的甚至非常严格，它不是现代国家体
制中的“法律”的意义，却并不妨碍其在现代国家的生存；另一方面，当其中的一些行业不能适应现
代生存的时候，便自动退出历史舞台。就行会内部的保障性制度而言，由于“行业”与“职业”、“专
业”被置于一畴，因此，“职业道德—行业规章—专业技能”也被同一范畴规定、遵循和执行。一方
面，继承行业内部形成的共同体资源；另一方面，使传统的业缘和行会的发展更加符合“经济全球
化”趋势。
结语
总体上说，“行业”是一个领域涉及面宽的总称，内容包罗万象；“行会”因此成为各种事业的专
门性组织，主要采取民间自治形式。我国在改革开放的初期阶段曾经实施设立“经济特区”和起用
“民营企业”的两大试验；其中一个秘诀正是重启、重视和重用民间力量（特别是闽粤两省籍的海外
力量，包括人力、智力、财力等各种资源），而行会无疑是这些力量集结的一种有力组织形式。
当我们再一次检讨日本的“会社”之时，相关的启示便很清晰；当类似于 ＷＴＯ这样的贸易组织
越来越盛行的时候，那些日趋细致化的行会就越要发展；这就是所谓“小而大”的力量！而当我们
重新检讨“非物质文化遗产”，我们忽然发现，其大者、要者多存在民间“活态”，都是生业传承的产
物。而“以生为业”这一日常而神圣的行业却时常为人们所忽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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